
睡前，还是冬日里的一只蛹卵。
可是现在它们咬破了壳，春天一个个
爬了出来。蜜蜂依然嗡嗡，蝴蝶轻轻
地扇动着翅膀，在嫩蕊中一笔一画地
写下蝶恋花，一个亘古的词牌，因此有
了生动的韵脚，桃夭，花香，油菜，它们
仍欢聚在一起——

我爱：春蚕从桑叶中抽取一团团
孤独的丝绸。温暖的内心，抖动着一
袭柔软的飘飘欲仙的缎带。此刻，我
抬头看见孩子们放飞的纸筝远了，而
脚下的草色还在。站在梅枝上的喜
鹊，一不小心就把绿油油的春讯倾吐
了一地。

仿 佛 明 媚 的 春 光 写 在 我 的 脸
上。这里是城市的郊外，我再一次
看见身边盛开的杜鹃争奇斗妍，它
们在风中婆娑，一直呈现着飒爽的
姿态。

二月二，龙抬头

抬头见喜。在绵绵细雨里，万物又
一次萌发出盎然生机。

龙腾，它所看到的事物真实具体，
不断地从地面上氤氲或升起温暖的阳
气。

一直谦卑地俯首，总是习惯于蜷缩
着身子，把姿态一再地放低。不是不能
高蹈，也不是不能飞翔，它一直在那儿
匍匐或沉寂。隐忍得久了，就会情不自
禁地抬一抬头，然后在地平线上尽情彰
显生命的活力。

龙抬头！在春天的觉醒中，闻到
远处一缕缕清新的气息。它一如既
往，扭动着长长的腰身，蜿蜒起伏，通
过自己的表达方式，与世界成为一个
连续的整体。

春风习习。抬一抬头，多看你一
眼。我忽然发现，它如炬的目光里，于
滚滚春潮中暗藏着吉祥如意。

惊 蛰

其实，雷不用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轻轻地喊一声我也会醒。

这世界已经够喧嚣的了。我只需
春风，在耳边吹一吹就能醒来，包括那
些柳芽，桃夭，黄鹂的歌喉，该开花的开
花，该鸣叫的鸣叫。

我可不像那些蛰伏在地下的蚂
蚱与蟋蟀，已经睡了一个冬天了，还
迟迟不愿翻个身、打个滚。我愿意
让风，拍拍我的腮、我的腰，正好灵
魂清澈，适合在林中走一走。我欣
喜地见到，一群在枝头跳来跳去的
斑鸠，轻轻滴落它们婉转的音调，喃
喃如梦。

争暖树的早莺，啄春泥的新燕，它
们全都醒了过来，跟清晨打个招呼。接
下来的事情，简单明了：该飞翔的飞翔，
该筑巢的筑巢。

红叶石楠

是春风抚，还是秋色染？每年的春
与秋都是红叶石楠的高光时刻。

所有的目光都被点亮，一串串火
苗，在新梢或嫩叶上激动得跳了起
来。满脸红光，我一眼就认出它的滴
血之焰，它的鲜艳之色，它在风中炽热
的咏叹。

与这个春天的温暖和秋天的气爽
相匹配，但它在炎夏耐旱，即使到了
冬日也决不怕严寒。一年四季，叶子与
叶子紧密团结在一起，心与心始终有绿
色相伴。

穿过岁月的风声，它在它的倩影上
轻轻地跳荡，或者摇曳着酷炫的光斑和
飞驰的色块。可以当树篱之王，也可诗
一般地闪烁，一丛丛出色又出彩的灵魂
之光。

玉兰花又开了

叶子还没长，花就开了。光秃秃的
枝干上，有了这花的白，花的红，一下子
就改变了一棵树在这个春天的寂寞与
萧条。

花开出来的时候便不再孤绝，树
枝仅几笔有劲道的勾勒，从此也不再
冷峭。

你的名字叫玉兰。玉的兰，一朵挨
着一朵，若气血归经，且以火焰照耀。
一身的惊艳，横空出世，远胜过一张青
春的美颜照。

从一开始，它就没有枝繁叶茂，花
的魂不用藏着掖着，她让人一眼就能望
到它生命的内核，清白或赤诚，大道至
简，似乎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但这丝毫不影响，一串鸟鸣在它的枝头
清脆悦耳。

看着春天的脸色行事

看着春天的脸色行事，在桃花的
红、杏花的白和丁香的紫里提取斑斓的
修辞。

它们在阳光中把自己打扮一新，从
头到脚，花里胡哨的仙子在风中搔首弄
姿，举纤纤玉指。

风还会来，而朝露也会滴下，一
朵朵秾丽或娇娆的艳词，虚妄却不够
真实。

这一树树密密麻麻的文字，笔画太
多，于春天里倏然一闪，便如飘忽的幻
影一样匆匆地消失。

□崔国发

再写春天（外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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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案头摆着
一截乌沉沉的铁轨，
长不过尺余，表面布
满了暗红的锈斑，依
稀可见夹板铆钉留
下的印痕。铁轨取
自一条不同寻常的
铁路，它与我们城市
的命脉息息相关。

这条铁路就是原铜官山铜矿至
扫把沟的工业运输线。它的起因却
饱含着屈辱与艰辛。

抗战爆发后，1938年8月铜陵沦
陷。日寇为了掠夺铜官山矿藏资源，
这年冬天，日本人的测量旗插进铜官
山的冻土，第一根枕木被强行夯入中
国土地，一条长八公里的简易窄轨铁
路（轨距只有1067毫米）出现了。它
像一根贪婪的吸管，将铜官山资源疯
狂吮吸到扫把沟码头，再装船运往本
土。这条铁路，枕木间渗着中国矿工
的汗与血，铁轨下压着被奴役者的脊
梁，宛如刻入国人心中的一道疤痕。

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无力开
发，铁路在荒草中沉寂。生锈的钢轨
仰望着天空，枕木在雨水中腐烂，只
有野兔在路基上奔跑，只有江风在空
荡的站台呜咽。

直到五星红旗升起。1950 年 6
月，新中国决定开发铜官山铜矿——
这是第一个恢复建设的铜矿山。这
条被遗弃的铁路重新进入人们的视
野。在无资金、无设备、无技术人员
的条件下，工人们从废墟中翻找出破
旧的机车零件，用锤敲、用铆焊、用双
手和智慧，硬是将几台废铁拼接组装
成了一台完整的火车头。他们为它
取名“建设号”，这个名字里饱含着对
新时代的全部期盼。同年 12月，铜
官山麓迸发出声遏行云的汽笛——
清亮如新生儿的啼哭，混着开山炮
的轰鸣，在山水之城的上空久久回
荡。这汽笛宣告的不仅是铁路运输
拉开序幕，更是一个民族工业脉搏
的重新起跳。

铁路活了，城市也跟着活了起
来。1953 年，朝鲜半岛战火正炽。
铜官山的矿石在巷道深处醒来，乘
着铁路奔向长江，在扫把沟码头换
轮，顺流出海，北上辽东，在东北冶
炼厂的烈焰中熔铸成炽热的子弹。
那些铜弹头在异国的雪原上呼啸
时，每一道轨迹里都藏着这八公里
铁路的余音，每一次呼啸都是民族
的强音！

1957 年 ，铁 路 迎 来 第 一 次 改
造。线路从原铜官山铜矿选厂出
发，经康复路、建设路、义安路、淮
河路道口，至余家村中心编组站，
连接第一冶炼厂，延伸到扫把沟、
横港码头。铁路轨距也由窄轨改为
1435 毫米的标准轨——这不仅是数
字的变化，更是血脉的拓宽。

从此，“火车跑城里，汽车跑城
外 ”成 了 铜 陵 独 特 的 城 市 景 观 。
蒸汽机车拖着长长的车厢，轰隆
隆穿过市中心，穿过菜市场，穿过
学 校 门 口 ，穿 过 寻 常 百 姓 的 窗
前。孩子们数车厢，主妇们等火
车过了再晾衣服，恋人们趁着火
车经过的轰鸣说悄悄话。铁路不
再是冰冷的运输线，它成了城市
的脉搏，每一次震动都连着千家
万户的日常。

枕木上的年轮，也是城市的年
轮；铁轨上的磨痕，也是城市的记
忆。父亲是第一批铜官山铜矿建设
者，家住在铜矿对面的解放新村，每
天四次跨过铁路上下班。迈过这铁
轨，他就有了回到矿上的感觉。父亲
甚至井下作业也能听见地面上跑火
车的声音——不是通过耳朵，是通过
脚底。当满载的列车从矿区铁路驶
过时，震动会沿着岩层传递下来，脚

底的矿石微微发麻，像大地的心跳。
这时，父亲总是自豪地说，“我们采出
来的铜，上路了。”

这条铁路见证的不仅是个人命
运。铜官山铜矿从单一的铜矿石采
选矿山，发展到采、选、炼、铜加工一
体化的集团企业，并跻身世界 500
强，书写铜冠天下的梦想。而我们的
城市因铜而立，因铜而兴，兼收并蓄、
跨越发展，焕发古铜都的新时代荣
光。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可以追溯到
那八公里铁路的第一声汽笛。

我也是一名铜陵有色员工，工作
四十年，见证过这条铁路最繁忙的岁
月，也目睹了它的谢幕：城市长大了，
铁路穿城而过成了甜蜜的负担。

2009年，为了城市发展的需要，
这段穿梭中心城区的铁路要拆除
了。9月 9日上午 8点，连接两节铁
轨的锈蚀螺钉被卸下，12.5米长的钢
轨被吊车缓缓吊起。横穿铜陵市中
心六十年的铁路专用线，完成了历史
使命。现场围满了人，有拍照的年轻
人，有默默观看的中年人，更多的是
白发苍苍的老矿工。一位老师傅摸
着尚未拆走的钢轨，低声说：“一条铁
路死了。”

铁路怎么会死？它只是换了一
种方式活着。原铜官山铜矿和滨江
公园都有一段铁轨，作为市级文保单
位保留了下来。而作为城市副中轴
线的长江二路，成为美丽铜都的窗
口，充满活力。还有，就是这一小截
铁轨，成为我的案头清供。

起初它只是纪念品。直到某个
深夜，我赶写材料困顿搁笔，手肘无
意碰到它。

“嗡——”低微却清晰的震颤，
从铁轨传入书桌，再传入骨头。那
一瞬间，我闭目，书房消失，坠入声
音的隧道。

先听见的是嚓嚓嚓的声音，坚定
而欢快。那是父亲和工友们越过铁
轨、迈向掌子面的脚步声。

接着是轰鸣声——巷道里凿岩
机的低吼，突突突，由远及近。我看
见父亲年轻的脸，被矿灯照亮一
半。他抱着钻机，身体随震动而颤
抖，钻杆飞旋着咬进岩壁；再是哐啷
哐啷的矿车声、轰隆隆的破碎声、咕
嘟咕嘟的浮选声……

这些声音汇聚成河，涌向装卸
场。“呜——”汽笛响了，悠长饱满，
带着蒸汽的温度。随即车厢连接
处碰撞的咣当咣当声、车轮与铁轨
摩擦声、驶过钢轨接缝处规律的

“咔嗒咔嗒”声……节奏越来越快，
化作连绵轰鸣。

在轰鸣的最高处，突然插入另一
种声音——子弹的呼啸。嗖——尖
锐急促，划破空气。然后一声接一声
爆炸，在远山间回荡。但这爆炸声有
一种金属的清澈，像铜钟被敲响，一
声比一声响亮辉煌。

最后，所有声音汇成悠长的尾
音。沉入大地，沉入钢铁，沉入记忆
深处，变成一种低频的震颤，持续永
恒地嗡鸣着。

我睁开眼，铁轨在台灯下泛着冷
光。但我知道，它不冷，内部封存着
八十年的温度：有被掠夺的屈辱，
有获得新生的希望，有支援前线的
炽热，有建设年代的激情，有平凡
岁月的温暖。这些温度从未散去，
只是等待着被唤醒。

子夜已过，万籁俱寂。我再次将
手掌贴在铁轨上。这次感受到的，不
仅是层层叠叠的声音，更是一种震
颤。这震颤从铁轨传入掌心，顺手臂
而上，在心脏处汇聚，然后随着脉搏
泵向四肢百骸。

我知道，从今往后，这震颤将一
直在我的身体里。当我行走在长江
二路——那条取代了铁路的宽阔大
道；当我站在滨江公园，眺望保留的
铁轨遗存；当我向年轻的工友讲述父
辈的故事；当我看着“铜冠”牌阴极铜
发往世界各地——这震颤都在那里，
低低地、持续地嗡鸣着。

震颤我的，不仅仅是绵绵不绝的
轨音……

□
沈
成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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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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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人们都喜欢走到户外，
去郊游，踏青，看花。

唐代诗人杨巨源《城东早春》曰：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古代文人雅士赏花颇有仪式感。
焚香，抚琴，或者饮酒。袁宏道和朋
友春游，“少倦，卧地上饮”，于是便计
算飘落脸上的花瓣数，多的人饮酒一
杯，少的歌唱一曲，极其浪漫有趣，别
致唯美。

许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去西安
旅游，于巍峨的古城墙外观赏成块连
片的桃花。油然想到唐朝诗人崔护，
想到他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不朽诗
作。一瞬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
一片中无杂树、鸟鸣清幽的桃花林中，
一处整洁清爽的茅舍前，气宇轩昂、才
华横溢的少年郎崔护，与面如桃花、情
窦初开的绛娘有缘相遇。一个怦然心
动，一个脉脉含情……仿佛天意般，一
桩才子佳人的美好姻缘，一段千古佳

话，就此诞生。置身这如梦似幻的境
地，我不禁有些迷离自失，恍惚间不知
今夕何夕。赏花，反倒成了在古人凄
美缠绵的爱情中穿行，怎不令人对尘
封岁月的清纯痴恋心驰神往？

赏花，既赏灼灼其华，也赏安静凋
零。花谢花开，都是大自然的规律。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宋之问
《灵隐寺》如是描写。桂花在皎洁的月
光中诗意飘落，多么清新，奇崛，超凡
脱俗。

芸芸众生赏花，多半怜爱花的姿
色与香气，高人雅士看重内涵，或说欣
赏花朵神韵与自身气质的相通之处。
陶渊明长期归隐田园，不与世俗同流
合污，菊花有不赶繁华热闹、孤傲盛开
的特点，这是陶渊明与菊花在精神世
界的重合交集。所以他爱菊花。周敦
颐爱莲，杨万里钟情荷花，林逋痴情于
梅、人称“梅妻鹤子”，与陶潜的志趣如
出一辙。

千古才女李清照最喜赏花，也爱
咏花，其四十多首传世词作，纯粹咏花
词就有十余首，其他题材词作几乎每
首都有花的意象。且看《梅花·渔家
傲》：“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
浴出新妆洗。”花开一半，犹如少女情
窦初开、粉面含羞，又像一位美人刚刚
出浴，素面朝天，天然无雕饰，最为本
色动人。

置身野外，忘情赏花，也是普罗大
众的风雅。当春天消逝，花事凋谢，我
们怀揣赏花的记忆，以及生命开花的
憧憬，潇潇洒洒闯荡江湖。远方的朦
胧一寸寸淡出退隐，身后的山川风景
依稀，渐行渐远。

赏花，是烟火尘世中处于“上层建
筑”的愉悦。在漫漫人生旅途，赏花是
值得珍视与保留的剧目。在悦目赏心
之际，生活中的清欢确幸，愈发清晰耀
眼；那些烦恼、忧伤和遗憾，冉冉升起，
化为天边的云朵。

□涂启智

出门看花去

1975年，我结婚
后第一次去妻子的娘
家，无为县襄安镇。
那时候铜陵还没有长
江大桥，去江北无为
走水路。在铜陵县
长江边坐轮船，沿大
江下水缓行，船过土
桥到刘家渡后，上江
堤走泥巴路穿过刘
渡镇，在内河河滩边
等候去襄安镇的小
木船。狭窄的乡村
内河长满密密层层
的芦苇，风吹芦苇摇
晃，飞出一群群水
鸟。不一会儿，吱呀
吱呀哗啦哗啦的船
桨划水响声中，芦苇
丛里驶出一只小木
船。白发白胡子黑瘦老梢公，拖着长辫
子目光清澈的小女孩，乐呵呵地把船摇
到河滩边……我看呆了，感到这河，这
芦苇，这划船的老人与女孩，都好新鲜
好新鲜：这不是沈从文《边城》里的老梢
公与翠翠么？小说中的人物活灵活现
出现在我眼前，恍恍惚惚，似画，似梦，
我醉了。

遐想中，小木船缓缓驶进芦苇丛深
处，水声，桨声，鸟声，似远似近……水
路长长，不时有水鸟飞起，野鸭浮游，还
有小渔舟，捕鱼的鱼鹰……河两岸，走
过一个个村庄，草房，瓦房，垂柳，河边
洗衣的村姑……浓浓淡淡如诗如画的
乡野氛围与气息，原汁原味，这都是我
一个城里读书人没有见过的，迷离如
梦，似乎走进了世外桃源。

小木船不快不慢走了个把小时，
河面渐渐开阔了些，芦苇稀少了，远远
地望见一排排瓦房耸立在河边，白墙
黑瓦，徽派建筑。妻子说，襄安到了。
小木船靠岸，脚踩跳板上岸，走过挤挤
挨挨老房子中间的小巷，七拐八拐到
了妻子老家老屋前。第二天，妻子带
我在襄安街上转了一圈，老房子，青石
板路，小街小巷，一个很普通的江北古
镇。这小镇似乎很平常，可我夫人从
这古镇走到江南小城，我的女儿儿子
都在襄安出生，他们在上幼儿园上小
学那几年，经常过江到外婆家玩。这
小镇老屋里，狭窄的街上，垂柳飘拂的
湖塘边，有他们的稚嫩足迹无忧笑
声。我女儿去年从北京回铜陵，我们
全家去襄安给外公外婆扫墓，事毕她
妈妈在襄安街上吃馄饨与老熟人聊
天，女儿一个人不声不响跑到外婆老
房子去了。过了一会儿，女儿回来了，
我问她：有感觉吗？女儿说，有，有！
我拍了许多照片。

从襄安回铜陵的路上，我忽然想
起50年前，从铜陵走水路第一次到无
为襄安的情景，忽然感到五味杂陈。
我一直以为，与我一生情感有瓜葛有
牵连的城市与地方，是余姚、北京与
铜陵。余姚的味道是沉甸甸的，北京
的味道是迷离的，铜陵的味道则带
着些涩意。今天忽然发现，无为襄

安 镇 ，也 与 我 的 终
生情感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那么，襄
安 的 味 道 是 什 么
呢？似甜非甜，微苦
的甜味。淡淡的，似
有若无。

□
卢
达
甫

襄
安
的
味
道

浮山采风

期诗合味适民讴，且作浮山半日游。

不意西风吹落帽，孩童笑跑又回头。

天井湖天井之谜

古井清幽照日华，游人探秘小船划。

当惊井水超湖面，内外高差谁主家？

登九华山

暑气熏蒸未阻行，芙蓉九朵隐禅声。

今朝且作徐霞客，更喜峰回不喜平。

月牙泉边望新月

大漠西风日夜旋，黄沙不乱那波圈。

月牙泉望新弦月，一对蛾眉顾盼间。

宗祠老树

劲骨凌霜雪，枝干挂古钟。

春来争发叶，如举族旗彤。

小 院

绿竹蹭晴光，虬枝挤海棠。

何争方寸地，独抱一庭香。

□陆震日

格律诗六首

陈菊萍陈菊萍 作作

仲春芬芳仲春芬芳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